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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子国之白王城

洱海丽日
拍摄时间：8月18日
拍摄地点：大理市喜洲镇海舌公园

作 者：严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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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锡鹏

在汉唐时期的群雄争锋中，西南地
区的各部落为了“自固”，作为军事城堡
的“城”应运而生。城，是一级地方政权
的治所，是一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有城就有人，有人就有历史。在大理
历史上大大小小上百个“城”中，影响最
大的莫过于白王城。

史载：汉武帝时，白王张仁果被封
为王。蜀汉时，诸葛亮南征，封仁果十
七世孙龙佑那为酋长，赐姓张。龙佑那
十六世孙张乐进求受唐封为云南王。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张乐进
求禅位给南诏蒙氏细奴逻，南诏蒙氏遂
代白子国张氏而兴。据考证，从公元前
109年至629年，白子国历738年，比南诏、
大理国历史还要长久得多。

人们谈及白子国，就情不自禁地想
到白王城。那么，历史上有无白王城？
若有，它又在哪里呢？

白王城位于弥渡县红岩镇。《重印
大理府志·古迹》“彩云城”条中有这样的
记载：“白岩西山下，白国张龙佑那筑，有
彩云现，故名。”“彩云城”即白崖城，古称
白王城。《蛮书》卷五载：“白崖城在勃弄川
（今弥渡坝子）。”据传曾为白子国的政治
中心，是南诏统一六诏的大后方。唐天
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将鲜于仲通兵临
洱海，再三拒绝南诏求和，阁逻凤被迫归
附吐蕃而脱离唐属关系，与吐蕃援军联
合夹击，唐军士卒死者六万人，鲜于仲通
仅以身免。752年，阁逻凤为防御唐军的
再次进攻，修筑了白崖城。《蛮书》记载的
白崖城：“依山为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
环流，惟开南北西门。南隅是旧城，周回
二里……旧城内有池方三百余步，池中
有楼舍，云贮甲仗”。

白王城遗址位于红岩镇政府所在
地西北约 2000 米处，定西岭的南隅、红

岩古道的北侧。现存的古城遗址，从东
至西沿山脚就势而筑，西广阔而东狭
窄，周围约 1300 米。现存城基最宽 12
米，夯土层厚 8~10 厘米，东边城墙遗址
高达 11 米。白王城还是南诏的四大门
户之一。唐大历七年（公元 772 年），阁
逻凤在旧城的东北约 2000 米处又筑了
新城，城内有大厅，修廊曲庑。城内还
有“马场”，长110~120米，宽50余米。其
后是“洗马塘”，呈椭圆形，约 600 平方
米。新城北面的定西岭上有头营盘、白
王寨、三营盘，构成山上山下互相支援、
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南北防线，为坚
不可摧之城。

值得一提的是，白王城“依傍四山
建造”，其选址与地形山势相结合，既有
华丽雄伟的特征，也有防御敌人的考
虑，所以出现了“上栋下宇”层叠方式的
房屋，在视觉上有大小、高低的对比效
果。城外引水环流，城内修廊曲庑、池
塘楼舍，形成楼阁城墙与山水风光相结
合的园林式建筑风格。它的布局还充
分考虑了环境美化和交通方便问题，对
后来的大理城镇布局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年来，文物工作者和当地群众在
洗马塘前的建筑群（群众称之“金殿
窝”）遗址上发现了大批有字瓦和规格
不同的有字砖，为史学家进一步研究白
王城提供了实物资料。上千年的“白
崖”怎么变成了今天的红岩了呢？那是
在清朝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有一姓
白的官员到白崖巡视，因避名讳，遂改
白崖为“红岩”，于是“红岩”之名便沿用
至今。

白王城是大理历史深处的都城遗
址，面对众多出土文物，一个个鲜活的
人物浮现在眼前，似乎在述说着前辈
筚路蓝缕建基业、自强不息谋发展的
勇毅步伐，让人们触碰到了白族文化
的温度。

□ 霍永安

若说怒江是横断山脉的咆哮壮汉，
独龙江是高黎贡山的隐秘精灵，那漾濞
江便是苍山西坡最温润的碧玉。它不像
金沙江那般奔涌着传奇，也不似澜沧江
那般裹挟着苍茫，却以一汪翡翠般的碧
色，把风花雪月，织进了大理的后花园。

漾濞江的源头藏得巧，在丽江玉龙雪
山与大理点苍山的交界深处，几股山泉从
岩缝里渗出来，顺着云杉和冷杉的根系蜿
蜒，渐渐汇聚成溪。它撞开剑川老君山的
怀抱，才算真正有了“江”的模样。漾濞人
都说，漾濞江是“苍山的乳汁”——每年雨
季，苍山西坡的积雪融化，顺着大坡箐、
白塔箐、劝桥河、石门关河、金盏河、乌稍
箐往下淌，最后都悄悄汇入这条江，让漾
濞江水永远带着苍山雪的清冽。

站在平坡老吊桥上往下看，江水像
一条展开的翡翠绸带，绕着青灰色的山
梁蜿蜒。老人告诉我，从前漾濞江在平
坡这一段没有其他桥的时候，人们过江
全靠“溜索”——一根粗麻绳拴在江两岸
的老核桃树上，人挎着藤筐，抓着绳子往
对岸滑。

漾濞江的性子柔，却藏着不服输的
劲。它从老君山下来，一路要穿过无数
峡谷。沿江的人，也像这江一样，骨子里
带着韧劲。就说江边的核桃树吧，祖辈

们在石缝里刨土种树，一棵核桃树种上
十几年才结果，可他们一代接一代地种，
如今沿江的山坳里，连片的核桃林有十
几万亩。每到秋天，金黄的核桃挂满枝
头，姑娘们背着竹篓在林间穿梭，笑声顺
着江水飘得很远。

沿江的村庄，通电是上世纪70年代
的事，通水泥路，还要更晚些。我在阿尼么
采访时，村民二楞指着自家的老房子说：

“以前住的是土坯房，漏雨又透风。后来
政府帮我们盖了房，还修了产业路，现在
我家种的核桃，早上摘下来，下午就能运
到县城的加工厂，比以前多赚不少呢！”
他的话里，满是知足。

我顺着沿江的“小街”往前走，几个
孩子在云龙桥上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
影子落在江面上，随着水波轻轻晃动。
江风拂过，带着核桃的清香，也带着烟火
气——那是江边人家厨房里飘来的饭菜
香，是民宿老板招呼客人的声音，是孩子
们清脆的笑声。

有人说，漾濞江是大理的“隐形名
片”。是啊，它不像大理古城那样热闹，也
不似洱海那样出名，却在苍山西坡脚下静
静地流淌着，把苍山的温婉与坚韧，都融
进了一汪碧水里。这水，流着祖辈的乡
愁，也流着今人的希望——就像江边那
些年年结果的核桃树，根扎在土里，向着
阳光生长，结出的，都是好日子的滋味。

漾濞江

□ 李文开

在云南无量山地区，流传着一道融
合了自然馈赠与人文智慧的传统特色美
食——黑头鸡枞煮火腿。这道以无量山
黑头鸡枞和无量山火腿为核心食材的佳
肴，凭借其独特的风味与深厚的历史底
蕴，成为当地高端美食的代表，更是地域
饮食文化的鲜活载体。

无量山的夏秋季，是黑头鸡枞的生

长季。此时，山林间的黑头鸡枞或顶着
小巧的骨朵，或撑开稚嫩的菌伞，带着泥
土的清新与山林的灵气破土而出。而无
量山火腿则是时光的杰作，尤以三年以
上的老火腿为上选。

这道美食的烹制，遵循着“高端食材
以朴素方式呈现”的理念，工艺看似简
单，却处处透着对食材本味的尊重。烹
饪时，先将黑头鸡枞根部的泥土仔细刮
除，用清水洗净后沥干水分；火腿的处理
则需多一份耐心：将火腿皮用火烧至微
糊，浸泡半小时以上，再刮净表皮并用清
水洗净，沥干后切片备用。

烹饪的过程更是对“本味”的极致诠
释。铁锅烧热后，加入适量香油，放入干
辣椒稍作煸炒，再下火腿片翻炒至七成
熟，随后加入泉水。水沸后放入鸡枞，若
喜辣味，可加入少许鲜辣椒，煮约十分钟
即可。火腿自身的咸香已足够赋予整道
菜恰到好处的滋味，而鸡枞的鲜香甜美
与之交融，成就了汤汁浓稠如乳、香气四
溢的独特风味。

如今，每当这道佳肴在餐桌上冒着
热气，那浓郁的香气里，不仅有黑头鸡枞
的鲜与火腿的醇，更承载着无量山的山
林记忆与百年光阴的味道。

无量山黑头鸡枞煮火腿
□ 赵功修

在苍洱大地之上，一场关于书法传
承的公益之旅正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2025 年 3 月，由云南省“兴滇英才
支持计划”文化名家王嘉勇书法工作
室、祥云县文联主办、麒麟书院承办的

“苍洱墨香”书法人才培养公益研修班
如同一个希望的摇篮，将来自祥云、弥渡、
宾川等地的 46 名书法爱好者汇聚在一
起。这些人里面有对书法一无所知的

“萌新”，也有渴望在书法造诣上有所突
破的书法爱好者。众多书法爱好者在
学习中共享这场传统文化的盛宴。

三个多月时间，犹如一场奇妙的蜕
变之旅。项目主持人及受邀书法名家
成联方、赵月秋、王恒等老师精彩授课，
他们的教学细致入微。从笔法结构的
细致打磨，到印章钤盖的章法讲究，每
一个环节都毫不马虎；从对经典碑帖的
深入解析，仿佛带领学员穿越历史去探
寻书法的奥秘，到个性化创作的精准点
拨，如同在黑暗中为学员点亮一盏指路
明灯。在这样理论与实践紧密交织的
课堂里，学员们从最初执笔时的生涩，
逐渐领悟到提按的韵律，就像雏鸟慢慢

学会飞翔。同窗之间围坐分享心得，创
作灵感相互碰撞，那墨香之中满是惺惺
相惜的温暖情谊。学员段家美说：“王
老师的课程安排恰似一趟旅行，又恰似
一根主线，从不同的点切入，每个点都
可以形成一个面，再绘出美好而难忘的
画卷，在潜移默化中为我们指点迷津，
带我们在学书路上领略不同的风景，让
我们在学书路上不再迷茫。”

8月2日，大理州图书馆迎来学员结
业作品展，46名学员的71件作品惊艳全
场。篆、隶、楷、行、草五体俱全，这些作
品既传承了传统笔墨的文化筋骨，又融
入了苍洱山水的灵气。半个月的展期在
暑假期间共吸引上万名观众驻足品鉴，
研修班教学实况、学员风采照片墙、学员
学书体会这些立体化的策展设计，不仅
展出了学习成果，更展出了每一位学员
的成长蜕变过程，这不仅是一场美育实
践课，更是一场书法的集体朝圣。云南
大学教授成联方观看展览后赞叹“初次
执笔便达此水平，教学方法卓有成效”；
云南省书协理事王恒肯定：“三月培训成
果斐然，五体兼备且临创结合。”

这场公益实践的背后，有着精心铺
就的传承之路。它以四点探索来书写

文化传承的答卷。其一，“零门槛”扎
根，这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书法世界
的大门，不问基础、不设门槛，把课堂
搬进书院，无论是机关工作者、新文艺
群体，还是握惯粉笔的教师，只要有一
颗想提笔的心，就有纸墨等待着他们。
让书法从原本高高在上的“小众雅事”
变成了人人可参与的“大众乐事”。其
二，“细严教”学实，科学系统的教学体
系是学员成长的坚实阶梯。四位书法
名家凭借深厚的艺术积淀，从梳理书法
史脉络到精心钻研“篆隶楷行草”的技
法，从赏析经典碑帖到指导个性化创
作，通过理论授课、现场示范等多种形
式，为学员搭建起从入门到进阶的完整
路径。其三，“传帮带”延续模式，培养
基层的“种子学员”，通过“集中培训+
日常互助”的模式，让墨香从课堂延伸
到学校和家庭，让书法从一时的冲动
变成长久的坚持或终身爱好，助推书
法技艺在基层有传人、能延续。这就
像火种的传递，一个小火苗可以点燃
一大片。其四，“融生活”绽放，组织学
员观看不同的书法作品展，让学员明
白笔墨不只是在纸上的艺术，更是生
活中的一部分，让文化滋养变得看得

见、摸得着。如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古
建筑上的书法匾额，就能联想到书法
在生活中的体现。

“苍洱墨香”书法人才培养公益研
修班培育出了一批既有传统功底又有
创新思维的书法人才，以文化浸润的方
式为书法艺术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
力。从研修班走出去的“墨香使者”，将
带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使命，让苍洱
大地的书法之花更加绚烂。培训虽结
束，传承永不止步。公益实践为大理这
个“文献名邦”增添了翰墨韵味，探索出
传统文化与时代之需的双向奔赴。以
开放的姿态去拥抱文化根脉，就能跨
越山海，在每个人心中种下美的种子。

“苍洱墨香”书法人才培养公益研修班
是公益与文化传承相结合的较好范
例。它通过汇聚不同基础的书法爱好
者，在书法名家的指导下实现技艺的蜕
变和文化自信的实践。其探索实践为
书法在基层的传承奠定了较好基础，从
降低门槛到科学教学，从传帮带延续到
融入生活，每一点都不可或缺。而从研
修班走出的学员将成为文化传承的使
者，继续书写苍洱大地书法文化传承的
精彩篇章。

□ 罗武昌

滇缅公路，老家都叫“老路”。或许
是因为在这条老路的基础上，先后修建
了320国道、杭瑞高速公路等，为便于区
分，人们才习惯称之为“老路”吧。我曾
在昌宁、盈江、漾濞、大理等地工作过，
于滇缅公路而言，可谓既熟悉又陌生。

从字面上理解，滇缅公路是一条从
云南修到缅甸的公路。小时候就常听
父亲唠叨：罗玉堂大伯就死在修滇缅公
路上。长大一点后，知道滇缅公路是抗
战时期的交通大动脉。高中时知晓，一
些同学的父辈就是在日军对保山大轰
炸中造成残疾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
我也是从这条滇缅公路到省会昆明上
大学的。

2025年8月27日，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之际，王灵峡女士编著的《滇西抗战中
的人和事》一书在大理州图书馆举办分
享会，中央民族大学杨聪教授在谈及滇
西抗战的历史意义时称，滇缅公路“打
通‘生命线’，维系抗战命脉。”

在大理州群艺馆，一块由国家档
案局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指导，
云南省档案馆主办，昆明市、保山市、
楚雄州、大理州、德宏州档案馆协办的
抗战时期滇缅公路档案文献图片展

《血肉筑就抗战生命线》的宣传牌格外
醒目，以图文并茂的独特视角，正好填
补了我们对滇缅公路的知识缺陷。说
到滇缅公路，不要说现代的年轻人不
清楚，就是我们这些 60 后、70 后，也恐
怕还是朦朦胧胧的吧。

滇缅公路东起昆明，向西行经安宁、
禄丰、楚雄、南华、祥云、弥渡、凤仪、下关、
漾濞、永平、云龙、保山、龙陵、潞西（芒市）、
瑞丽等 5 州市 17 个县市区，由畹町出

境，直通缅甸腊戍，全长1146.1公里，其
中，云南段全长 959.4 公里，缅甸段长
186.7公里。国内段又称昆瑞公路、320
国道滇西段、昆畹公路、中美合作公路、
抗日公路等，国外段称史迪威公路，也
叫中印公路。有时国内段也称史迪威
公路，在漾濞秀领、永平北斗、盈江芒允、
瑞丽畹町等地，到处可以看到史迪威
公路的碑牌。

发生于 1943年 10 月至 1945年 3 月
的“缅北滇西战役”被列入十大经典战
役，是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
军的协同下，对日军缅甸方面军的进攻
战役，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缅
北滇西战役的胜利，中国远征军 9个师
10万余人，就是从滇缅公路走出国门的，
既保卫了西南大后方和打通抗战“输血
线”，又是中国战场首次取得战略反攻胜
利的战役，对鼓舞士气、夺取抗日战争的
全面胜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937年 8 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
防会议，研究布置对日作战问题期间，
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修筑一
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
公路、最后直通印度洋的构想，使来自
海外的物资能在缅甸港口仰光上岸，然
后通过公路和铁路运到中国大西南后
方基地。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及
中央认可，并在“公路由地方负责，中央
补助”的原则下迅速着手筹建工作，要
求一年内完成。

当时的云南，可谓贫困交集、人员
不足、物资贫乏。抗战期间，这块仅有
900 万人的土地，先后组建第 60 军、第
58 军和新 3 军共计 40 余万人奔赴抗战
前线，在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
卫战和中条山战役等战斗中，展现出铁
血忠勇、视死如归和不畏强暴的民族气
节。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日军全线封

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迷梦，云南
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修通了一条被日军
视为眼中钉的公路，彻底粉碎了日军的
封锁，成为国防交通之唯一生命线。

1937 年 12 月，滇缅公路工程正式
开工，来自滇西 28 个县的 20 万民众自
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劈石凿岩，仅
用9个月时间，翻越云岭、高黎贡山等崇
山峻岭，跨越怒江、澜沧江等水系，于
1938 年 8 月底全线通车（昆明至下关
1935年修通土路主要是改扩建，大量工
程集中在下关到畹町的 547.8 公里线
上）。整个工程完成土方1100多万立方
米，石方110多万立方米，大、中、小桥梁
243 座，涵洞 1789 个和部分路面工程。
在筑路中死于爆破、坠崖、落江、塌方和
疟疾的民众不下3000人，平均每公里死
亡 6 人，被称为“中国最悲壮的公路”

“中国抗战的输血管”。
这条“血路”的起点，在昆明西站立

交桥下有一块滇缅公路的“零公里”纪
念碑：碑正面高 1937毫米，背面高 1938
毫米，分别对应公路开工和通车的年
份，碑长1945毫米，意为抗战胜利之年，
花岗岩碑文通高 959 毫米，代表公路在
中国境内的里程。国内段的终点，在
畹町桥前的“南洋机工纪念碑”。

这条公路要穿越螳螂川、绿汁江、
龙川江、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河流，
要穿越点苍山、怒山山脉、高黎贡山山
脉等，沿途山势险峻，没有挖掘机，民工
们就用锄头、手锤、錾子、大锤、撬棍、十
字镐、背箩、粪箕等工具，在崇山峻岭的
绝壁上肩扛手刨，以血肉之躯换来一条

“抗战生命线”。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组织管理工作

也非常科学。云南省政府采取“非常时
期”动员办法，通令该路沿线各县和设
治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当于县一级

的政权机构），并要求省政府、公路总局
官员及沿线各州县长务必亲临现场监
督施工，采取统一指挥、分段包干方式，
将线路分为下关—漾濞、漾濞—永平、
永平—保山、保山—龙陵、龙陵—芒市、
芒市—畹町 6个工程分段，务必于一年
内完成。大的桥涵由中央负责、小的桥
涵地方自行解决，县设大队、乡镇设中
队、小队不少于 50人的机构设置，强化
了组织管理。工地上，有的是父子同上
工地，有的是夫妻、母女甚至是一家三
代同上工地，硬是提前3个月通车，创造
了公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震惊了
中国，也震惊了世界。美国驻华大使
詹森认为：“修筑滇缅公路物质条件异
常缺乏，纯系人力开辟……为全世界任
何民族所不及。”

1938年底，首批抗战物资经滇缅公
路运抵昆明。1940年滇越铁路中断后，
滇缅公路一度成为我国唯一的出海国
际通道，盟国援华的军用民用物资和国
内出口的外贸物资，都需经此路运输。
据记载，滇缅公路刚通车时每月的货运
量就达1000吨。抗战期间，从滇缅公路
运入中国的抗战物资共约49万吨，是名
副其实的抗战“输血线”和“生命线”。

记忆在慢慢衰退，一些路段被荒草
淹没，一些路段被时光遗忘，许多滇缅
公路上的事情，最终归落到博物馆，那
些峥嵘岁月才得以被密封保存。参观
完展厅，缓缓回过神来，滇缅公路已建
成87年了。大理州群艺馆的这次展出，
再现了修建滇缅公路的场景，是一次很
好的爱国主义教育。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珍惜当下，展望未来，我们才知道自
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此，谨向所有参加抗日战争的英
雄们致敬！向所有参加修筑滇缅公路
的先辈们致敬！滇缅公路永载史册！

群艺馆“带”我重走滇缅公路

苍洱墨香：公益与文化传承的交融


